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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人物表

张老三——贫农。

三  嫂——老三的妻子。

好  儿——老三的大女儿。

桃  子——老三的二女儿。
小  菊——老三的小女儿。
狗  剩——老三的小儿子。
竹  青——桃子的女儿。
于震兴——雇农。
于震海——游击队长，于震兴之弟。
伍拾子——游击队小队长。
凤  子——丝坊女工，共产党员。
刘  福——铁匠。
宝  田——刘福的大儿子，游击队的干部。
宝  川——刘福的小儿子，游击队小队长。
江鸣雁——武术老师。
二  妞——江鸣雁的女儿。
萃  女——戏号小白菜，于震兴的妻子。
杨更新——萃女的胞兄。
孔居任——好儿的丈夫，游击队小队长。
孔霜子——孔居任的姑妈。
冯子久——中医。
冯痴子——真名开仁，冯子久的弟弟。
高玉山——中共胶东特委负责人之一。
高玉水——玉山的弟弟。
张桂元——开烧锅的。
看山爷——张桂元的祖父。
理  琪——中共胶东特委书记。
崔素香——特委联络员。
毕松林——牛倌，共产党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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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立冬——伪警察，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。
黄  白——特委政治交通员。
胡子掌柜——兴升客栈的老板。
孙玺凤——威海卫特区专员。
孔庆儒——伪区长，大地主。
孔  显——孔庆儒的二儿子，伪区队长。
于之善——地主，孔庆儒的小舅子。
于守业——于之善的儿子。
万戈子——孔庆儒的管家。
刘区队副——伪区队的队副。
鄢子正——国民党县党部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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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他，蜷曲着身子，躺在舒适的 子里。

子，是这一地区的方言，指用牲口驮着的轿子，类似没有

轱辘的大车，可以说是大车和轿子的变种，是这一带山区特有

的一种交通工具。它用两根两丈多长的杉木做 杆，搭成架子，

架上面用苇席扎起圆形的篷，篷子里铺上垫子，人在里面可坐可

卧。 子的一前一后，由两头壮实的牲口（通常是骡子）才驾得

起来。自然，除了有的中等人家婚娶或迎送高贵的远路客人——

著名的医生、风水先生——偶尔用用这种工具外，通常只有财主

家才能坐 子，摆得起这份阔绰。

今天，一九三五年阴历十一月二十三日，正走在威海通文登

城路上的这乘 子，它本身和一般的 子大同小异：前后两头高

大的青骡驮着，骡笼头上一串铜铃哗啦哗啦地响； 篷上包着灰

色的毛毡，毡上蒙一层紫色花台布，台布的穗子装饰着四周的边

沿。可一看随着 子的前前后后摆开的阵势，那就不一般了。

原来，除了一前一后两个赶牲口的“把式”外，尚有不少人

马护卫着 子：三个骑马的警察走在前面开路，又有两个武装便

衣人骑马紧随在后面，再后头是两辆包着铁的木轮大车，一车坐

着六个兵，一车拉着裹着油布的枪支。

天阴沉沉的，看样子要下雪。其实，远处昆嵛山主峰泰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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顶四周的山峦，已经盖上积雪。胶东半岛最冷的时候在阴历正月

间，可是今年冷得太早。从十一月初八夜里倒了西北风，这冷酷

的寒风不停地刮着，把山峦原野，刮得一片枯萎，光秃秃的。

这乘 子在丘陵起伏的车道上迤逦地走着，护卫的人们，在

马上一会儿上岗一会儿下坡；一会儿过河，一会儿爬山，颠颠簸

簸很不自在。可是躺在 篷里的人，身穿貂皮袄，头戴筒形的水

獭帽子，依在被垛上，舒舒服服，闭着浮肿的眼皮——但，没有

睡着，他怎么能睡着呢？

他，区长，秀才，大财主孔庆儒，字正达。半月前的阴历

十一月初八那天，重兵守备、拼命顽抗的孔家庄，终于被暴动队

伍攻垮。他和儿子孔显，带着管家万戈子，区队刘队副，还有早

盯着姐夫的行踪不放的小舅子于之善，下到了冬春楼的地洞里。

这个地洞，是民国十七年（一九二八年）秋天，牟平县段家村的

段敬斋率领数万饥民暴动时，火焚了冬春楼，烧死孔庆儒他父亲

之后，孔秀才来年重修冬春楼时，秘密挖下的。洞有一间房子大

小，进口在厨房，出口挖到隔壁的磨坊里。这就是为什么暴动突

击大队于震海、高玉山他们，搜遍了孔家庄死活不见孔庆儒父子

几个人踪迹的缘故。

孔庆儒一伙在地洞里藏了一天一夜，因为狼狈中也没顾上带

进去干粮和水，幸好洞里原有一大坛子烧酒，可以顶点饥渴……

实在耐不下去，夜里孔秀才吩咐万戈子和刘队副摸出洞口，侦探

一番。不见什么动静，他们架起孔秀才，孔显抡着手枪断后，连

家眷的命运如何也没敢探听，急慌慌地逃出孔家庄，也不敢奔文

登城，径直朝威海卫逃亡……那于之善呢？这个至今还背着装地

契、房约、账簿的布袋子的地主、坏地瓜，因为饿急了，又是不

用他花钱的酒，不喝白不喝，不加克制，一连灌下一斤多，醉烂

如泥，昏睡不醒了。自然，没有人背着坏地瓜走，孔秀才还命孔

显他们，把一盘磨豆腐的大石磨压在洞口上，防止小舅子酒醒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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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钻出来追赶他们，让暴动队拿住，他什么都会招出来的……

孔庆儒一伙逃到威海卫，住在公安局局长郑维屏家里。郑

维屏是孔显的干爹，也是孔庆儒早就结识的人物。孔庆儒打算，

如果威海卫不安全，他就从海路奔天津去，那里他有商号……住

了几天，孔秀才就得到惊人的好消息，文、荣、牟、海四县的暴

动队伍，被韩复榘派来的展书堂的八十一师，加上地方武装的配

合，大部分镇压下去，土崩瓦解了，连胶东共产党的特委书记，

这次暴动的总指挥也捉到文登城去了。孔显欢欣若狂，叫嚷着赶

快回孔家庄，捉拿于震海一伙仇人雪恨……然而，孔庆儒说他身

体欠安，等一等再回去。说实在的，跟共产党交手几年，被于世

章咬过的孔秀才，落下个心痛的毛病。而这次暴动队伍攻打孔家

庄、火烧冬春楼的威势，十几天来，时时出现在他面前。那揭竿

而起，滚滚卷来的暴怒的人们的喊杀声，老是荡在他耳边，有几

次夜里噩梦中惊醒，出一身虚汗，心痛症也就更加厉害了。不过

他想晚点回家，倒不是因为身体欠安，而是想等展书堂的大兵把

共产党剿清了，地方上全洗干净了，再太太平平地回去不更好

吗？这种借外力达到己欲的机缘，为什么不坐享呢！他打发管家

万戈子和刘队副先回孔家庄，通知一声家眷们，做些重整家业的

准备事项，自己带着孔显，住在郑局长舒适的公馆里，吃着银

耳、燕窝、鱼翅、海参之类高级滋补佳肴，睡睡窑子，听听京

戏……前天，县党部主任鄢子正派人送来要函，并转达李县长的

意思，要孔区长立即回到县城来，有要事相商，务必务必！于是，

孔庆儒告别干亲家郑维屏，带着郑局长送他的一挺日本造歪把子

轻机枪，十支三八大盖钢枪，两千多发子弹，由人马车辆护送，

昨天早上离开威海卫，下午走到离文登城还有五十里的草庙子，

被当地的区长留宿过夜，今天上午动身，这时已走了大半天了。

“叫我回去，这么急，会是什么事呢？”蜷缩着躺在 篷里的

孔庆儒心里想着，坐起身子，从口袋里掏出一盒英国制“555”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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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烟，拿出一支，放在嘴上。

“爹！爹！”

孔秀才听到儿子的叫声，应道：“嗯。”

孔显策马从后面赶到 篷一旁，说：“爹，县城到了！”

“停一停。”孔庆儒喊着，将香烟收起来，掀开毡子的一角，

外面强烈的光线，使他闭上了眼睛，一霎，又睁开，说，“显二，

我骑骑马……”

“外头风硬……”

“我顶得住！”

子已经停下来了。孔显和随从们纷纷下马，众人把孔区长

扶上孔队长的坐骑，孔庆儒禁不住打了个寒噤，接着就咳嗽起

来。孔显道：“风大，你还是坐 子吧！”

孔庆儒咳嗽完了，挥挥手。一个随从紧紧抓住马缰绳，孔显上

了他的马，跟在父亲后面，于是，一行人来到文登县城西门外。

文登城东关有棵老槐树，不高，才一丈多，但它长得蹊跷，

中枢已经老朽，可是周身又生出无数枝干，弯弯曲曲，错综交

织，上面的枝条也长得出奇，犹似龙爪搅在一起，倒垂下来。当

地人称它：攀龙槐。相传，先有此槐后有的此城。是否确切，难

以考证。不过看这槐树的老相，不下一千年，而这文登城的来历

也可追溯到汉朝以上。反正从那时以来，不管称“路”“州”，还

是叫“县”，文登都是个重要的地方。这大概是由它所处的地理位

置决定的：它坐落在昆嵛山脉东麓南怀的河谷丘陵地带，地处胶

东半岛东面几县的中心，离南、北、东三面的沿海都不足百里。

文登城有山有水。除了西面北面几十里外的昆嵛山群峰之

外，离城二里的东北有一山林秀美的峰山，形成天然的屏障；一

里许，又有一小峰文山。传说秦始皇当年东巡时路过此地，在这

山上召集文人训话，论功颂德，因而得名。至今端阳节，还在山

上演戏。城南有条沙河，源出西南起伏的山丘丛林，向西流入母



5

猪河。常年流水，是女人们涤衣洗菜的所在，敲衣石上的棒槌

声，四季不断。再往西七里路，是著名的温泉“七里汤”，越是冬

天水温越高，热气升腾，是百里之内的人们向往的去处。这座方

圆四里的老县城里的庙祠，也比其他县城的多些。通有的城隍庙

在西门内；土地祠、马神祠、狱神祠均和县太爷做伴——在县署

内；西大街上还有关帝庙、节烈祠；东门内有孔庙，当地人称圣

人殿，除了孔圣人的塑像坐中位外，两边尚有其得意弟子——曾

子、子思、孟子相陪。而和这些庙、祠错落相处的，是那些数不

清牌号的官司店，它比庙、祠多多了。关于官司店是干什么的，

上集书里介绍孔秀才他爹孔宪贵是官司店老板的身份时，已有交

代。现在孔秀才带着他儿子孔显一行人已经来到文登城西门跟

前，还是跟着他们的行踪走吧。

快到城门了，孔区长在马上挺直了身子，摆出一副威严的神

气。其他人见状，也都伸起了脖子，勒紧了马缰，抖出随时要冲

锋的阵势。然而，孔秀才叫马停住了，停在一个大水湾旁边。有

个随从谄媚道：“区长要看看西濠塔影吗？可今儿天气……”

西濠，就是城西门外这个大水湾。这是当年修城墙在此掘土

留下的。如果不下雨，一池清水，宛如银镜，在天晴浪静的日子

里，站在附近的石桥上，能见到映在水中的远处翠峰上的九层宝

塔的倒影。不知哪个文人学士，给起了个“西濠塔影”的雅名，

列为文登十八景之一。

孔庆儒现在看的可不是西濠雅景，其实他连想也没想到这一

层。但他那浮肿的眼皮大大地张开了，眼睛露出异样的亮光，胖

脸腮搐动着，血液涌到头上，浑身一阵阵哆嗦。

站在一边的孔显，开始不明白父亲看的什么，为什么那样

激动，接着，透过遮盖着独眼的太阳镜片，他也看到了，在濠边

的枯草中，躺着三具无头尸体。从那碗口大小伤口的窟窿流出的

血，把粗布白褂子染成紫黑色，周围的野草也一样颜色，直到水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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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的黄土……

“这是杀的谁？”孔显问那个派来送信接他们的人。

那人看着无头尸体，摇摇头说：“不知道。这些日子天天在

杀，不是紧要的共匪，布告也不出。问问站岗的去……”

多年以来，西濠已成为杀人场的代名词。特别是三十年代开

始，共产党闯进了胶东半岛，敌人在这里杀害共产党人和他们的

同情者，更是家常便饭了。敌人把犯人押出西门外，在西濠边上

杀害后，他们认为需要示众的，就将人头割下来，抹上石灰，挂

在城楼上。

这时，因为是清乡时期，有一个班的兵在西城门守卫。带岗

的班长见来的这些人马派头不小，主动从门洞的旁屋迎出来。孔

秀才却没理会当兵的，眼睛一直盯在城墙上。

城门上面的城墙垛子豁口中间，竖着一排木杆，每根杆子上

面挂着一颗人头，总共有三十多颗。大多数人头，干枯了，涂着

石灰，像葫芦瓢一样在西北风中晃荡。只有几颗新鲜的，还能分

出五官。

看了一遍，孔庆儒没有发现他熟悉的面目，这才发问道：“今

天杀的什么人？”

“大啦！”班长说。

“谁？”

“胶东共匪顶大的头子！”班长说，“那墙上有告示：他叫张连

珠，他们党内叫他珠子……”

“不等他的口供吗？这么快就杀了？”孔庆儒有些惊异，多半

是自问自说。

这个班长很愿意说话，又道：“还等口供呢！连他是干什么

的，真名实姓是什么，都不说。他是他们党内变了心的人供的。

他坐了半个月的大牢，软硬不吃。今儿杀他的时候，咱们招来几

百人看公审，人山人海的，张连珠出了牢门就对看他的人喊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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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到刑场，怎么打他，他也不停口。嘴流着血也说，直到把嗓子

都喊哑了，临挨枪子，他还喊打倒这个、打倒那个的，这个万

岁、那个万岁、胜利的……”

“哪颗人头是张连珠的？”孔庆儒怒冲冲地问。

班长指着城墙说：“那三颗人头中间那颗，那两颗是陪他的。

看看，四方形长脸，头发楂挺长。听说他才三十出头年纪，上过

中学……”

这个国民党兵说得不错，张连珠是上过中学，是在牟平城上

的，但没有多少日子，就被开除了。这所中学，创办于民国十九

年（一九三○年）秋天，开始叫牟平县立乡村师范，翌年改为

县立初级中学。张连珠家为贫农，在亲友的资助下，于一九三二

年考入中学后，很快就接受了革命思想，参加了进步组织“读书

会”，同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因进行革命活动，被学校开除。

后来他就以当小学教师，开小中药铺为职业，开展革命工作。这

位中共胶东特委书记，生于一九○四年，家在文登县南长岚村，

离牟平县很近。牺牲的日子是一九三五年阴历十一月廿三日，活

到三十一岁。

十一月四日，暴动的总指挥珠子和丁赤杰发现韩复榘要派

大兵来镇压，在桃花沟布置于震海、高玉山率领突击大队发动、

武装群众，攻打孔家庄；而他和丁赤杰领着文登大队，在底湾头

一带发动群众，打土豪，烧契约，扩大力量……就在十一月八日

这天上午，也正是于震海他们攻下孔家庄的这天，在底湾头村，

展书堂八十一师的大部队，将文登大队包围了。这场战斗打得很

苦，从早上打到中午。一百多名暴动队员的简陋武器，终于敌不

过数倍于他们的拥有机枪洋炮的敌军。大队长丁赤杰牺牲了。珠

子指挥队伍奋勇冲出去一部分，他在后面掩护，被敌人死死围在

村里。珠子靠在一家门后，子弹已经打光了……这时，一个五十

多岁的庄稼汉走来，要他到屋里去，递给他一把菜刀，叫他剁地



8

瓜。敌人已经堵在大门口，没有别的办法，珠子照办了。

一会儿，三四个敌兵来搜查，看看珠子像是本家的人，没

有生疑，就出去了。珠子正在心里感激这位掩护他的庄稼汉的时

候，哪里想到，这人正在门外，向敌兵“努嘴”，示意屋里的人是

该抓的……

就这样，领导半岛上革命活动几年，使敌人日夜不安的中共

胶东特委书记，断送在一个富农分子的手里……

孔庆儒骑在马上，仇视地盯着珠子的头颅，好一阵子目不

转睛。

孔显说：“爹，天要下雪啦！快进城吧！”

孔庆儒像没听到似的，仍是紧盯着人头，咬着牙说：“一个穷

教书的，竟能搅翻了昆嵛山，闹乱了四个县，惊动省主席发大兵

镇压，也算得本事……算得能耐……”

这时候，天已黄昏。西北方丛山上空一片黑云，被强劲的

西北风飞速吹来，天更暗了。霎时，大片的雪花，在空中狂飞乱

舞。是风雪来得太突然了，还是孔庆儒仇火攻上眼睛，看人头看

得目昏缭乱了。这时间，他分明看到，那城墙上一排人头，犹如

活了一样，每张嘴里都喷出大口大口的白气，像在高呼狂喊“杀

啊！”“冲啊！”和他在孔家庄被围攻时听到的一样。接着，啊！

珠子的头不是挂在杆上，那是他的身子——瞧，每颗人头都长了

身子，排成一队，从城墙上走下来，直扑孔庆儒，和当年于世章

一样……

“啊哟！”孔秀才惨叫了一声，一头栽下马来。

孔显见老子面如土色，双眼发直，跌在地上，慌乱地上前叫

道：“爹！爹！你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”

“昨晚实在失礼，让贤弟操心了！万望恕罪，海涵！”

“哎！哪里话！世翁饱受战乱之苦，一路风雪归来，小弟照顾

不周，实在罪过。贵体好些了吗？”



9

“好多了。没什么大病，也是风烛残年之人，不中用了，唉！”

“过谦了。世翁这样满腹经纶，名震乡里，雄居一方的人杰，

正是党国仰赖的支柱栋梁，偶感小虞，受些风波，不足为虑。”

“哈哈哈，正达相识上子正，真乃一见如故，莫逆之交啊！”

“子正飘零社会多年，唯遇上世翁，才得知己，情如手足也！”

孔庆儒和鄢子正四手相握，在院子里一面互相吹拍，一面往

正房里走。昨天孔庆儒城门惊厥之后，抬到县署客房里，鄢子正

请医生好一顿忙乎，加上一夜的休息，已经恢复了元气。

进屋之后，早有勤务摆好茶点。待下人退出门外之后，鄢子

正和孔庆儒坐在八仙桌子旁边，谈起正经事情。

“子正和县长叫我速归，有何吩咐？”孔庆儒关切地问。

鄢子正为他点上香烟，说：“世翁先听我禀报一下目前的形

势。我知道，你在威海也会听到一些，恐怕不全面；要是你知道

了，会自己跑回来的。”

“哦，我洗耳恭听！”

“月初共产党发动的这场大暴乱，波及了文、荣、牟、海四个

县，使我们受到了一些损失……还好，他们的组织也不是铁板一

块，让我们事先侦破了暴动计划，做了防范，及时报告省里，派

下展书堂司令一师兵马来镇压。半个月来，各地起事的暴乱队伍

都打垮了，战果卓著。”说到这里，鄢子正干瘦的白灰似的脸上，

裂出得意的笑纹，痛快地呷口茶，继续道，“经过这半个多月的

‘清乡’，各地参加暴动、响应起事的共匪分子和老百姓，抓到不

少。最了不得的是逮住了胶东共匪头子张连珠，打死了他们几个

重要负责人丁赤杰等，在海阳抓到了一个叫李绍先的头子，前天

已经铡了。这方面的成果，海阳、牟平比我们文登大些，那里有

的村庄一抓就是六七个、十几个赤色分子。这是我们多年想做而

没有做到的成功之举。”

孔秀才叹息地说：“这是鱼浮上水面，鸟飞出树林，兽跑到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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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，难有的得手时机。可是这次要叫他们成功了，后果也不堪设

想啊！”

“嘿嘿！”鄢子正干笑了几声，来回走着，那骨架般的身子，

不停地摇摆，“他们不会成功的，不会的。共党内部变节的分子也

说，因为和他们的上级失掉了联系，不知道外部的形势。党内有

些人不同意现在暴动，认为得不到外援，力量不足，在半岛的角

上周转不开，很容易失败。要多聚积力量，等和上级取得联系以

后再动手……”

“共产党里面，也有能人啊！”

“相对而言罢了！在中国，可不是俄罗斯，共产党想翻天，那

是痴心妄想！”党部主任自负地说，又坐到孔庆儒对面，加重了

口气，“浮上来的赤色分子抓到不少，可那些深藏的、打散的，还

远远没有杀光。来清乡剿共的八十一师，现在分住在各个县、区

里。他们官兵多是外埠人，不识地理，不熟人情，清剿有困难；

有的为冒功请赏，乱抓乱杀，见了穿红的，甚至将卖小鸡的担子

上挂红布条的，都当赤匪杀了！别县不算，光文登一县接到杀了

于震海的报赏单，就达十三起之多！”

孔庆儒脸上的横肉猛地一抽：“到底杀了他没有？”

“至今有伙人在昆嵛山里作乱，很可能是他领头干的。”

“这个混世魔王！”孔秀才去端茶盅的手，哆哆嗦嗦，水溅了

出来。

“茶凉了，抽支烟吧！”鄢子正冷漠地笑笑，给他递上一支

烟，心想：“这个老朽木，被于震海吓破胆了。”

“好，啊，好……”孔庆儒接过香烟，使劲地抽着，装作平静

的神态，说，“于震海，一个穷石匠，了不起是个武夫，生死无关

大局。错杀一些不是共匪的穷鬼们，也是在所难免。”

“世翁高见。多杀一些人，也有好处，让百姓知道，当共匪、

跟共产党的下场，使他们害怕。糟糕的是，展书堂的外来兵，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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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地人没粘连，为了刮钱，吃喝嫖赌，不分穷富都抢；展书堂为

给自己捞美名，给‘韩青天’①扬名声，在县城设有军中衙门，号

召有冤申冤，有仇报仇，有些穷人去告富人的状，竟告准了；还

有些人公报私仇，互咬仇家通匪、窝匪、是匪……这样一来，得

罪了富户，妨害了剿共大业。老兄，张连珠等人是刀下鬼了，可

是还有像于震海一些重要共匪没有下落；文登西山里，还有暴乱

的人在放火、滚石头……有人传说，暴动队伍在练兵……”

“共匪使的调虎离山之计，虚张声势，吸引剿共的兵力。”

“世翁高见。开始上过他们的当……这也说明他们还要斗下

去。另据共党变节分子说，暴动一开始就有布置，有的共党分子

不‘暴露’……世翁，攻打孔家庄就有上万之众，我们不能人人

得而诛之。可我亲自去了一趟，也只抓得四十多人，大部分肯定

还不是共匪。仗打得那样激烈，伤员呢？”

孔区长坐不住了，站起来，背剪着手，踱来踱去。鄢子正没

理他，斟满茶盅，一气喝光，又点上一支烟。

“你是说——”孔庆儒突然停在白骨人的面前，“叫我回去，

负责剿共的事？”

“责无旁贷啊！”鄢子正递上茶盅，对方没有接，“据这半个月

的清乡经验，凡是能抓到真正赤匪分子的，全是得力于地方反共

中坚分子的配合。世翁，只有你对本区了如指掌啊！”

孔庆儒对着县党部主任白煞煞的脸，这脸正对他笑纹满面。

一刹那，一股冷气吹进秀才心间，他感到这张脸，也像抹上石灰

挂在城墙上的人头中的一颗，使他感到可怖。“这个专卖党票的光

棍！我差一点在孔家庄被剁成肉酱，今儿又叫我回去送死！我不上

这个当，我……”但他什么也没说，想到这里，又开始徘徊着。

“这个老滑头，光想享福，让别人把他的窝搞太平了，再回

① 韩青天：即韩复榘。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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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坐享其成。天下哪有这样的美事！哼！不过，这次也真把他吓

坏了，他两个弟弟送命，冬春楼一片灰……”鄢子正暗自忖道。

他站起来走到孔庆儒跟前，说：“世翁的心情小弟也能体谅一二。

唉，这次你受到的惊扰也确实很大，两位手足惨遭不幸……可是

你想，共党不扫除干净，国家被他们赤化了，变成苏俄那样，还

有我们立足之地吗？告诉世翁，南方的红军并没有被百万中央军

消灭干净，他们剩下数万人，突破重重包围险境，流窜到西北黄

土高原。”

孔秀才停住了，吃惊地说：“啊！从江西到西北，一路千山万

水，万里行程，蒋先生没有干掉他们？”

“所以说，共产党里能人还是有的呀。可是强中自有强中手。

蒋先生正调兵遣将，势必围剿共军于黄土高原。胶东这次共产党

暴乱，在京、津、沪引起反响，几大报上都有‘胶东赤匪猖獗’

的消息。中央复电党部，务必清剿干净。世翁这次坐镇孔家庄，

临危不惧，与共匪血战到底，为此次抗暴的中流砥柱。而不像有

些人逃之避险。现在共匪大势已去，主要头子也没有了，他们又

失去了和上面的联系，是一群无头苍蝇，即使于震海也不过武夫

草芥之辈，哪里是世翁这样文武双全、雄才大略的英杰之敌手！”

明明听出对方是阿谀恭维，不符实际情况的颂扬，孔秀才心

里还是很舒服，好似是战场上的英雄，胆子又壮了。他习惯地捻

开了八字胡的梢尖。鄢子正殷勤地递上烟卷，划着了火柴。

孔庆儒深深地吸着烟。

鄢子正又道：“更有一层，如果让外来的官兵站住了地盘，

到时候，共匪虽然干净了，那孔家庄的区长是不是姓孔，也就难

说了！”

孔庆儒吐出一口浓烟，涨红了胖脸，狠狠地说：“乱世出英

雄，英雄治乱世。子正弟，我孔正达不把我地方上的赤匪除尽，

我上对不起祖宗，下对不住丧命的兄弟！也对不起子正贤弟对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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